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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卷  驟榮華頓忘夙誓　變異類始悔前非

　　一

　　人生南北如歧路，世事悠悠等風絮。造化小兒無定據。翻來覆擊，倒橫直豎，眼見都如許。伊周功業何處慕？不學淵明便歸

去。坎止流行隨所寓。玉堂金馬，竹籬茅舍，總是無心處。右調《青玉案》

　　天下最壞心的話，莫若魏武所云：「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」兩句。但不知魏武當日果有是言，抑或後人因他一生奸詐，負心篡

漢，裝在他名下的？不知魏武欺人孤兒寡婦，奪了漢朝天下，其後司馬氏一樣照他行事，攘其位，奪其國，把一生經營事業悉付他

人之手。可見一報還一報，天之報應，是斷乎不爽的。那曉得後世昧心的人，偏把這兩句話，奉為金科玉律。

　　昔昌黎有言：「平居里巷相慕悅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詡詡強笑語以取下，……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相信；一旦
臨小利害，……反眼若不相識，落陷阱，不一引手救反擠之，又下石焉。……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。」昌
黎此言乃有感而發，亦欲喚醒天下後世，教人莫要負心。而聞者徒以為罵世之談，說得痛快而已，全不知警。不知冥冥之中，人的

善惡，一一記好在黑面帳簿上。彼既以禽獸相持，轉世即為禽獸。又恐轉世的事人不相信，或未死而先示夢兆，或臨死而自己供

招。斯時即萬千懊悔，已自無及。

　　昔有某甲，少了官項錢糧，追比得要死，向某乙借銀五十兩，立誓道：「這是救命的錢，我若負了，來世變牛相償」某乙見他

說話懇切，因不叫寫券，竟以五十金與他。其後屢討不還，反言：「有何憑據，向我嘵嘵？」某乙歎口氣，只得罷了。後來某甲死

了，托夢兒子道：「我因賴了某乙的銀子，今托生他家為牛，應了前誓。頭上有一塊白毛的便是我。直待償清本利方罷，後日尚難

免一刀之苦。須念父子之情，還清債項，以脫我罪。」其子醒來，嚇出一身冷汗。明日便走到某乙家，果見一條小牛，頂有白毛，

生得不多幾日。那牛見了此子，便走到跟前，搖頭擺尾，似有依依不捨光景。其子慘然下淚。旁人爭問其故。其子只得直告所以，

忙即歸家，湊足五十兩銀子，交還某乙，領了歸去。此牛老死。其子掘土葬埋，免了剝皮剔骨，碎割凌遲之慘。至今相傳「老牛

墳」，人人曉得的。

　　今日在下為何說起？只因又有一事，報應更多曲折，敷演出來，以為忘恩負義者戒。你道其事出在何處？

　　話說前朝姑蘇地方，有一舊家世裔，姓陳，名存厚。家道頗豐，年交五十，尚無兒子，單生一個女兒，名喚秀英。自小聰明，

相貌端好，父母愛如珍寶。到七八歲上，請了先生教他唸書寫字，便也過目成誦。間壁有一薛姓，與陳氏本有薄親，亦單生一女，

名喚蘭芬。家道寒苦，因將女兒附在陳家讀書。兩個女徒年紀相仿，朝夕作伴，極說得來。始初蘭芬到家裡去吃飯，後來秀英留在

一處飲食，就不放回去了。同學三年，女兒家心性聰明，都會吟詩作賦。又請了一個教針指的女先生，同學女工，情更相得，就在

房內焚香設誓，拜為姊妹。蘭芬長一年為姊，秀英為妹。兩家父母曉得，亦皆歡喜。兩人遂無分爾我，寸步不離。秀英的衣服，常

常讓與蘭芬穿著。

　　後來秀英對了一頭親事，那人姓林，名良夫。只有老母在堂，家中甚是過得。蘭芬亦受了胡君寵的聘，胡生卻是窮儒，父母俱

無。林、胡兩家，雖則一富一貧，卻是同窗，又同歲進學，常相往來。兩人又曉得妻子結拜過姊妹的，將來是結義連衿，愈加親

熱。君寵窮窘時，良夫常常周濟他。

　　再說陳家一日來了一個算命先生，叫做張鐵口。秀英姊妹叫他推算，鐵口先算了秀英的八字，判道：「這命先凶後吉，二十二

歲起，至三十八歲，運極不好，主室家多難，啾唧不寧，交到四十以後，漸漸發跡，將來福祿綿長，直要做到一品太夫人。」又排

蘭芬的八字，說道：「此命前段好，交到三十四歲就要做四品夫人；但到四十歲外，一步不好一步，有家破人亡之兆」算罷，送了

命金，起身去了。秀英笑對蘭芬道：「你是即選夫人。」蘭芬亦笑對秀英道：「你是候補一品太夫人了。」大家取笑一番，也不把

算命的話作準。

　　其時，秀英年交十八，林家擇吉迎娶。臨嫁時，兩個義姊妹抱頭大哭道：「以後日子不能常相聚了」蘭芬又見秀英嫁與富室，

自己夫家貧不能娶，益發歎羨秀英有福。

　　那良夫娶了秀英過門，夫婦如膠似漆，十分恩愛。秀英說起：「有一結拜姊姊，對了胡秀才，聞說也是你的好友，為何還不迎

娶？」良夫道：「他曾同我說起，必得百金，方能辦得此事。一時湊不起，所以擔擱。」秀英便對丈夫道：「完人婚姻，最是好

事，何不助他百金，使吾姊姊早偕伉儷，免使我掛肚牽腸？」從來枕頭邊的號令，丈夫莫不欽遵的，況在年少新婚，尤是百依百

順。

　　明日，良夫尋著君寵，勸他完姻，說道：「兄若不足，小弟可以周全得來的。」袖中取出白銀百兩相贈。君寵見了銀子，作揖

致謝道：「承兄厚情，何以為報？」良夫道：「朋友有通財之義，何消謝得？」君寵得了這宗銀子，便擇日行聘，檢定仲冬吉期迎

娶。秀英又私下遣人贈了蘭芬好些東西。成婚之後，男親女愛，自不必說了。後來曉得成婚之費，皆是秀英攛掇夫主幫助的，夫妻

兩個十分感激秀英。到了新年，良夫先來賀節，請見新嫂；蘭芬便走出相見，叫聲「妹夫」。君寵走到林家賀節，請見秀英；秀英

亦出見君寵，叫聲「姊丈」。從此通家往來，竟如嫡親的一般。

　　秀英結搞三載，正在夫唱婦隨時候，忽然丈夫生起病來，服藥無效，日重一日。斯時，婆媳兩人驚慌無主。存厚夫妻知女婿病

重，俱來看視。蘭芬曉得了，亦叫丈夫時來問候。那知求醫問卜，究歸無濟，延了數日，竟一命嗚呼了合家大哭，算計措辦喪事。

秀英見丈夫身喪，呼天搶地，只求同死，不願獨生。哭了三日，水米不沾，一絲兩氣，奄奄待盡。斯時，急壞了林母，請他父母來

勸，亦是不依。左思右想：「除非他結義的姊姊蘭芬到來，庶能勸解。」遂喚轎子去接。

　　蘭芬慌忙就到，走進房來，只見秀英睡在牀上，頭蓬發亂，眼腫唇焦，哭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蘭芬坐在牀沿上，執著手

道：「賢妹，你不是死的話，將來千斤擔子都在你身上。我聞得你已經有孕，留得命在，倘謝天生個兒子，好與妹夫傳宗接代。若

徒然哭死無益，絕了丈夫宗嗣，反是大罪人了。」秀英見蘭芬說得有理，微微點了點頭。蘭芬便道：「你三日不食，不要餓壞了。

叫快拿粥來，我陪你吃。」須臾，粥已端至。秀英見勸不過，坐起來陪蘭芬吃了半碗。又哭起來。蘭芬道：「你不要哭了。我與你

離多會少，今日到此，怕你苦壞身子，特來與你解解悶。你聽我的話，我住在此陪你幾日回去。」秀英道：「多謝姊姊忠言相勸，

我聽你話便了。」婆婆見媳婦吃了粥，略略寬心。合家都道：「虧得蘭芬小姐勸住了哭。」夜間，姊妹同牀聚話，便不見寂寞。果

然秀英漸進飲食，強起步履。到悲哀時節，蘭芬又將幾句話說講。

　　半月後，胡家來接，蘭芬便要回去。秀英又哭起來。蘭芬道：「我有一句衷腸話，未識賢妹意下如何？」秀英道：「姊姊有

話，但說不妨。」蘭芬悄悄說道：「我與你俱懷身孕，今日說定，將來你若生男，我若生女，便把我女做你媳婦；你若生女，我若

生男，便把我兒做你女婿。若並生男，叫他結為兄弟；若並生女，叫他結為姊妹。你道好也不好？」秀英聽了甚喜，便道：「既如

此，我去與婆婆說了，今日割衿為定。」忙去稟知婆婆。林母亦道甚好。當日，大家割了衣衿，寫了盟誓之言，彼此收好。還要留

他再住幾日，因他是少年夫妻，不好強留，只得備禮送歸。

　　秀英守著丈夫靈柩，終日戚戚，因要保護胎氣，不敢十分啼哭。到了十月滿足，果然生下一子，合家大喜，取名「金哥」。存

厚夫婦也喜添了外孫，女婿有後，買禮來看，安慰了女兒一番。秀英生兒子後，只望蘭芬生個女兒，好做媳婦。不上數日，蘭芬果

生一女，取名「娟娟」。遂了秀英心願，便暗暗送過十兩銀子，叫他調養。要曉得林母年紀已老，家事久付兒子，兒子死了，銀錢

出入全憑媳婦掌管，所以每事秀英作主。秀英認定蘭芬的女兒是他媳婦，愈加親熱，送錢送米，四時不斷。



　　來年，金哥週歲，請君寵夫婦來吃週歲酒，蘭芬即帶娟娟同來。相見後，一個抱著女道：「叫我聲婆婆。」一個抱著兒道：

「叫我聲丈母。」看了果然天生一對。金哥戴一頂珠帽子，秀英道：「如何妻子帽上沒有？」取出幾粒珠子與他釘在帽上。蘭芬

道：「你與媳婦的，我倒不好推卻。」說說笑笑，歡喜不了。外邊親朋飲酒，到晚方散。

　　其年秋試，君寵中了舉人，蘭芬的快活不必說了。秀英聞報，亦一悲一喜：喜的是姊夫親家得中，兒子有了靠托；悲的是丈夫

若在，亦可望中，如今只望著兒子有好日做太夫人了。

　　君寵中後，料理報錄人等一應費用及進京會試盤費，免不得又要秀英贊助的了。會試回來，雖然不中，然中了舉人，究比做窮

秀才時氣象不同，只在秀英面上，事事要好。秀英甚是感激。看官，要知陳氏世代單傳，親族絕少，故秀英與君寵夫妻竟為長城之

靠了。

　　光陰易過，倏又三載。其時，金哥年交四歲。一日蘭芬到來，見了林老院君，說了些寒溫的話，挽著秀英手，走到房中坐下，

說道：「我有一事，要與妹妹商量，你姊夫還要自來拜懇。」秀英問道：「有話請說。」蘭芬道：「今年你姊丈又要進京會試，思

想圖一官做，好報你恩德。但如今世界以錢為尚，必要用錢打點，方得到手，故托我來說，欲與吾妹處挪借二千金，日後僥倖得

官，本利奉還，抉不有負。」

　　話才未完，外邊人來報導：「胡大爺在外。」秀英吩咐：「請書房裡坐。」便同蘭芬走出相見。君寵才揖下去。秀英在旁還

禮，就請君寵上坐，自己與蘭芬坐在下面相陪。秀英就問：「姊夫上京，榮行何日？」君寵道：「只在數日內起身。正有一事托內

人到來奉懇，未識肯周全否？如蒙許諾，寫得借券在此。」忙向袖中取出，付與妻子交代秀英。秀英道：「這個倒也不必。但家中

並無現銀，只有黃金一百兩，是先夫遺下之物，從來不用的。今姊夫為著功名要用，願以奉借。只要得官後賜還，勿負我孤兒寡婦

便好。至於借券，倒覺客套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借券揣在蘭芬袖中。君寵道：「既然不要借券，我便對天立誓，何如？」就起身

走下階去。秀英口中連稱「不必」，又不好把他扯住。只見君寵走到庭中，對天深深一揖，發誓道：「我胡君寵若負此項恩錢義

債，來世合家變狗，永無人身」秀英道：「姊丈太言重了。」心上倒覺過意不去。即便走至房中，取出黃金百兩，放在桌上，請他

收去。君寵欣然領受，千恩萬謝而去。蘭芬亦道：「賢妹放心，他曾說過：若做了官，等待金哥大了，接去任上做親，不要費你半

點心力。」又道：「我尚不能在此擔擱，待他起身後再來陪你。」秀英道：「既如此，有了上京日子，我叫孩兒來送。」蘭芬道：

「孩兒年紀小，不必了。」遂訂後會而別。未識君寵得官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二

　　財上分明大丈夫，忘人恩義最為愚。

　　莫言頭上天難問，報應能差銖黎無？

　　話說君寵第二次進京，又不登第，就了知縣班，幸虧借得百兩黃金，換了銀子，打點部內，謀一好缺，果然選了山東曹縣知

縣。因到家路遠，隨即赴任。赴任後，就遣衙役賚了書信盤纏，迎接家替。

　　蘭芬見丈夫做了官，門牆頓時熱鬧，好不得意。夫妻相別已久，巴不得一步跨到任所。檢定起行吉日，就來辭別秀英。秀英見

他來別，心中好生難捨，連忙備酒飯餞行，又送了好些路菜。臨起身時，秀英帶了金哥親到船上相送，向蘭芬道：「今日一別，不

知何年再聚？日後金哥大了，到任就婚，你須要格外照應他才好。」說罷，不覺流下淚來。蘭芬替他拭淚，道：「後會有期，賢妹

不必過悲。金哥若來，就如我的兒子一樣，教他早早成婚便了。」秀英又叫金哥拜了四拜。蘭芬亦叫娟娟跪拜，辭了秀英。秀英又

叮囑伺候的人道：「小姐年紀小，路上不要驚嚇他。」說罷，別了蘭芬，一面上轎歸家，一面放炮開船。正是聚散無常，悲歡各

別。

　　今且按下蘭芬一邊。單講秀英年交二十四歲，果然惡運相逢，一日不好一日。家中不是生災作難，定是口舌賠錢。不上一年，

婆婆又生起病來，求禱醫藥，又不知花費了多少銀兩，不上半年，遂不起了。秀英雖有才情，畢竟是女流之輩，那裡當得起？到經

營喪葬，已不免挪移借貸了。金哥又要上學唸書，請了一位高秀才在家教他。金哥質地聰明，讀了三年書，五經都熟，十一歲開

筆，文理就好，先生甚是愛他，每日盡心教導。然家業日消，漸漸撐持不定。

　　要曉得秀英母家夫家向來富厚，手中是用慣的，又心腸最慈，常肯周人之急，雖到不足之時，尚爾有求必應，原是一品太夫人

的度量。只是坐吃山空，始初變賣田產，田產愈少，用度愈窘，先生也請不起了。幸得高秀才那年就了程翰林家的館，與金哥家相

去不遠，就附去讀書。那程翰林是一個識得人才的，見了金哥才貌，記其日後必發，有一女兒，叫做素娥，意欲招他為婿，打聽他

日定親事，只索罷了。

　　其年金哥年二十七歲，大房子已賣去，住在側首小屋裡。一日，秀英對兒子道：「現在家業已耗，全無活計，只有當初你丈人

出門時，曾借我黃金百兩。你丈母又面許十年後接你去成婚，今日十載有餘，杳無音信，聞說你丈人已升濟南府知府。如今家裡坐

守不過，我欲送你前去，一則做親，二則望他歸還金子，料他決無推托。趁此時房價未曾用完，好盤纏到山東去，那邊必然收留。

你可即寄一信歸，使我放心。」

　　金哥領諾，走去稟知先生。先生道：「胡君寵做秀才時，全虧你家周濟，那個不曉？但人情難測，近來往往有得人好處，做了

官就不認得的，至親骨肉，視同陌路。你去須要鑒貌辨色，待你好，住他衙內讀書，若待你冷淡，你早早回家，用功上去，自有發

達日子。又往來盤費，寧可帶足。」這先生所說，卻是看破世情的言語。金哥回去，又對母親說了。秀英道：「先生叮囑你，也是

好話。但我待他夫婦不薄，況曾立下誓來，豈有冷淡你的道理？」

　　擇一長行好日，金哥便去別了外公外婆，又辭別了先生。臨行時，秀英千叮萬囑，叫他路上保重。又囑咐跟去的老家人，叫他

小心服侍。金哥拜了母親四拜，含淚而別。

　　再說胡君寵做官以後，善會逢迎上司，奔走要路，不十年間，便升到四品黃堂。蘭芬又生一子，二有十歲。夫妻兩人正在得意

頭上，把家鄉舊日親友，都丟在腦背後去了。適有一本地人經過，說起林家房產變賣，家業雕零。君寵曉得，便與妻子商議道：

「如今林家已弄得十分窮苦，叫我女兒嫁去如何過日子？前日有同寮要把他兒子與我為婿，現任公子，富貴無比。我國礙著林家面

上，不好便允，須要回絕那邊，把女兒另嫁才好。」若使芬蘭是有意思的，聽了丈夫此言，便應勸道：「一絲為定，終身不改，婚

事如何賴得』況當時他家施恩於我，我如今也該報答他。」只兩三句有天理的話，丈夫也就罷了。偏是他聽見女婿窮苦，先變了

心，順著丈夫的意思道：「回絕他也不難，只說女兒五歲上已經亡過，怕他再來要人麼？」君寵拍手道：「好計好計正是有智婦

人，賽過讀書男子了」

　　夫妻算計已定，正要寫封書去把女兒死的話通知，以便回絕這頭親事，不期一日君寵夫婦才起，門上呈進一貼，稟道：「家鄉

一位姓林的相公，說道是老爺的姑爺，特來求見。」君寵接過貼來一看，是子婿名貼，對妻子道：「想是這個窮鬼到來了，如何發

付他？」蘭芬道：「見時只說女兒亡過，使他割斷這條心腸。如要見我，只說我有病在身，不能相見。」君寵點點頭，又不即接

見。

　　金哥見投貼進去，杳無動靜，只得呆呆的等著。停了一會，叫聲「傳請」，然後走進宅門，又不見君寵來接。門上引他到一間

書廳內坐下，跟去的老家人站立一邊。靜候育一個時辰，有人報導：「老爺出來了。」金哥起身，重整衣冠，鵠立廊下。只見君寵

慢慢的踱將進來，金哥忙趨上前，作揖下拜。君寵略略回禮，道聲：「請坐。」那老家人亦走上一步，叩頭道：「老爺可還認得老

奴了？」君寵道：「你面貌到還如舊。」



　　坐定後，說了幾句寒溫話。金哥道：「家母想念岳母，教小婿當面叩安，欲請一見。」君寵道：「內人臥病未癒，不能接見，

免見了罷。」金哥便向袖中取出一書，道：「這是家母寄與岳母的，教煩送進。」君寵接了，蹙著眉道：「老姪，你不要呼我岳父

了。我女兒五歲上邊已經身故，聽你叫，使我心酸。」金哥聽見妻子已死，呆了半晌。君寵假意咨嗟，吩咐備飯。停了一會，家人

報：「午飯已備。」就叫擺上來，家人擺上桌子，便請對坐。金哥把椅拖斜了坐，君寵也不來安坐。斟酒過來，金哥推不能飲，也

不叫再斟，就請用飯。菜餚雖有七八色，也極草草。用過飯，並不叫人搬進行李，金哥見他呆著臉，絕無一點慇懃之意，便起身告

退。君寵也無一言挽留，送到宅門口，便道：「少送了。」轉身一直進去。

　　金哥憤憤歸寓，想道：「高先生所說，果然不差只索歸去罷。」老家人道：「他小姐死了，姻事即不成，難道借的金子不要還

的？明日向他說起，看他若何」金哥明日用過早飯，到了宅門，一直進去。門上不好攔阻，只得報知家主。君寵亦料他要來，不如

早早打發他動身，走出相見。金哥也不叫岳丈了，改口叫：「母姨夫，外甥今日就要回去，特來奉辭。」君寵見他就要回去，不覺

笑嘻嘻道：「想是記念令堂就要去了？」金哥道：「正是。但有一言奉稟：外甥起身時，家母曾說有黃金百兩在母姨夫處，今我母

子窮乏，望乞賜還。」君寵勃然變色道：「可有據麼？」金哥道：「據卻沒有，只是家母當年親手交代的。」君寵呵呵大笑道：

「你年小不知世事，自古說，官憑印信，私憑筆據。既沒有據，那有這種金子？如何向我索取？」金哥道：「有金無金，亦甚平

常。既說沒有，我就回去便了。」君寵聽見不要金子，就放下臉道：「別事休提既承遠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叫家人裡邊封出二十兩

銀子，道：「些些薄禮，權為路費。」金哥大笑道：「我看百兩金子輕如鴻毛，此物何勞見賜？」眼也不看，道聲「去了」，轉身

就走。君寵大怒道：「這等不中抬舉的小子，由他去罷」要曉得人的志氣，從小就看得出的。金哥他日位登極品，豈肯受人怠慢，

要這幾兩銀子的？此是後話。

　　單說娟娟小姐出門時雖只四歲，已曉得秀英待他好處，將來是我婆婆，見父母平日絕不提起，深怪父母薄情。今聞丈夫到來，

只道留進署中，豈料嫌他貧乏，詐言女死，回絕了他，心中好不氣悶，坐在房中，暗暗的流淚不止。蘭芬亦覺著他不樂意思，自想

道：「此事由我主張，另對了親，怕他不依麼？」

　　一日，娟娟曉得爹娘要招一同寮之子為婿，愈想愈恨，自忖道：「今日也顧不得羞了」走向堂中，對著父母道：「請教爹娘，

你有幾個女兒？女兒有幾個身子？如何對了一家親，又對一家親？」君寵道：「嫁一現任公子不好，難道倒是嫁一窮人的好？」娟

娟道：「貧富由命。自古烈女不更二夫爹是堂堂知府，怎麼倒教女兒做起傷風敗俗的事來」君寵大怒道：「胡說從來女子在家從

父，你倒老著臉要作主麼？」娟娟便大哭起來。蘭芬道：「父母一心為你，如何反來抵觸父親？諸事不要你管，進房去罷。」

　　娟娟含淚歸房，見父母不肯回意，暗想：「除非一死，倒得乾淨。」夜膳也不吃，打發兩個丫鬟先睡。坐到半夜，丫鬟們都鼾

鼾睡熟，立起身來，掇個杌子墊腳，解下一條汗巾，搭在粱上，做個圈兒，將頭套入，兩腳登空，一身高掛。幸虧命不該絕，剛上

得弔，有一小丫鬟腹痛起來，下牀解手，卻因性急要睡，忘記端了淨桶，一時摸不著，那肚中又十分緊急，見內房有火，精赤條條

跑去取火相照。只見小姐弔在牀前，嚇得大小便齊流，高聲喊道：「小姐弔死了」大丫鬟聽見，褲也穿不及，走來抱住，極聲發

喊。

　　蘭芬住在對面房內，夢中驚醒，便叫丈夫道：「女兒不知做出甚麼事來了，快快過去」披了衣服，走到門口，門又堅閉。裡邊

一個大丫鬟抱住了小姐身子喊叫，一個撒糞的小丫鬟跌了身臭糞，索落落亂抖，那個來開門？君寵只得撬開門閂，走進去，看見女

兒弔著，連忙解下，摸他身上還熱。合家婦女都趕攏來，有的落掉鞋子，伸手去拾，摸了一手尿糞，便道：「只怕沒救了小姐的尿

糞都出來了」那知是小丫鬟嚇出來的。一時手忙腳亂，接氣的接氣，灌湯的灌湯，娟娟漸漸甦醒，嗚嗚而哭。蘭芬安慰女兒一番，

悄悄對丈夫道：「女兒如此執性，須緩緩勸他，急則有變。」君寵遂把對親的事擱過一邊了。但未識金哥憤怒回去，日後與娟娟還

有團圓之日否，試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三

　　人生貴賤何能定？堪笑癡人作事乖。

　　到得榮華消歇後，管教沒興一齊來。

　　再表金哥憤怒回去，路上盤纏不彀，免不得典賣衣服。曉行夜宿，回到家中，見了母親，抱住大哭。秀英問他長短，但道：

「豈有此理」倒是老家人在旁，將君寵相待情形一一細述。氣得秀英手足麻木，坐在椅上，如癱化一般，罵一聲：「負心禽獸就是

女兒死了，從前待你的好處還該記得，怎麼把我兒子這般冷落？這口氣，死也不饒他的」金哥又怕母親氣壞，解勸道：「娘休要與

他一般見識，持孩兒有一好日，少不得羞也羞死他這相小人，以後也不必提起了，娘也不要放在心上。」秀英聽了兒子言語，氣遂

平了一半。

　　從此金哥專務讀書，以圖上進。眾人曉得此事的，都抱不平。幸虧其年考試，金哥考名文貴，便進了學。秀英心上稍寬。

　　一日，高先生到門，請秀英出見。說道：「敝東程老先生久愛令郎才學，有女素娥小姐，欲配令郎，曉得已對胡氏，故不提

起。今聞胡女已死，正好成此良緣。」秀英道：「只怕攀高不起。若程翰林有心俯就，這是愚母子千萬之幸了。」隨叫金哥作揖致

謝。

　　先生去後，明日就請過父親陳老者，領了外孫到先生家求媒，遂定了親。程翰林一些聘禮不要，便於來春入贅。滿月回門，妝

奩之外，又以千金相贈，教他贖回舊房居住。斯時，秀英年交四十，媳婦進門，既有厚奩，又權賢淑，萬分歡喜。正所謂：「運退

遭人棄，時來得意多。」今且按下不表。

　　再說胡君寵正在宦途得意之時，卻問枉了一件人命事，被上司參勘，革職治罪，即日就要收禁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本

是外強中乾的人，被這一急，頓時痰湧而死。

　　從來說：「樹倒猢猻散」。官府死了，侍從人役走得罄盡，弄得孤兒寡婦，門冷如冰。蘭芬悲悲切切，想及熱鬧時節，越思念

丈夫起來。一夜朦朧睡去，只見一青衣人走來，問道：「你要見丈夫麼？我領你去見他。」蘭芬巴不得要見丈夫，跟著就走。走到

一所大宅門口，其門尚閉，旁有一竇。那人道：「你要見丈夫，從此進去。」不覺自己立腳不住，兩手據地帖入竇中。走過前廳，

直至內堂，堂上坐著一位女子，仔細認去，卻認得是秀英模樣。自覺羞慚，又被秀英看見，不及躲避。欲要行禮，手又伏地，不能

起立，只得爬向膝前，搖尾而言：「向承周濟，感激不忘前日令郎遠來，臥病在牀，不能接見，非過慢也。承借金子，將來必當補

報。」只見秀英大喝道：「畜生討死呢只管搖尾甚麼？」走過一個丫鬟，將一根短棒，照他背上打來，打得疼痛異常，又將他一腳

踢開。不敢違抗，俯首而行。不覺到廚房下，見一管家婆烹調蔬菜，桌上擺碗肉羹，馨香透鼻，甚想要吃，乃在養娘身邊，左右跳

躍，蹲足叩首，欲求一塊餘肉充口。被他喝道：「畜生討死了」拿起一柄火叉，當頭打來。連忙逃走，奔入後園，看見丈夫、兒子

都聚在一處，細認之，卻是犬形，回顧自己，亦已變犬，乃大駭，不覺垂淚問丈夫道：「何以至此？」其夫哭道：「你不記得陳家

書房內借金子時立誓麼？負他不還，來生做犬相報。冥中最重誓言，今負了秀英之恩，受此業報，悔已無及」兒子又哀哀哭道：

「今日之苦，都是爹娘負心害我的，」心中益發不忍。但腹中餒甚，覓食要緊。於是夫妻、父子同至園中，繞魚池而走，見有人

糞，明知齷齪，因餓極，姑嗅之，氣息亦不甚惡。見丈夫、兒子攢聚先啖，咀嚼有味，不覺口內流涎，試將舌舔，味覺甘美，但恨

其少。見有童兒池邊出恭，所遺是乾糞，以口咬之，誤墮水中，意甚可惜。忽聞庖人傳主人之命，於諸犬中選一肥壯者，殺以烹

食，縛其兒子而去。兒子哀叫甚慘。猛然驚醒，汗流浹背，乃是一夢，身子卻在牀上。

　　天色將明，細想夢中之事，癡呆了半晌，但想：「丈夫已死，兒子尚在，難道就要去變狗？」忽見一丫鬟慌慌忙忙走到牀前，



道：「奶奶，快起來，書童方才來報，公子昨夜昏迷不醒，滿口鬼話，不知何故，快去看看」蘭芬驚起，走到兒子臥所。只見兒子

倒插雙睛，直視其母道：「蘭芬妻子，你可曉得？冥王以我家負了陳氏之恩，有合家變狗之誓，明日即同兒子往陳家投於狗胎，一

黑毛的是我，一白毛的是兒子。你因陽壽未終，當於三年後托生陳家做狗，以踐前誓。」娟娟亦在牀前，知是父親附魂說話，痛哭

不已。病者又道：「唯你守志不變，與金哥尚有夫妻緣分，得免此難。」蘭芬見言與夢合，唬得毛骨悚然，方欲再問，已作犬吠而

死。合家大哭，教人營辦後事。

　　自此，蘭芬深悔前非，打算歸去償還金子，把女兒送去成親，遂叫船扶柩還鄉。又想：「秀英正在困苦，還金送女，定然歡

喜，可釋前恨。」那知一到家中，打聽金哥已娶了程宦之女，家道復興，因向娟娟道：「我欲嫁你過去，如今他已有妻子，這便如

何？」娟娟含淚道：「他家道我已死，自然另娶。但我去為婢為妾，也說不得，省得轉世為狗」蘭芬聽了，又如心上冷水一澆，便

道：「罷，罷，罷丑媳婦免不得見公婆，及早登門請罪罷了」正是：

　　縱教挹盡湘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　　其時，正值秋試，金哥已中了鄉榜。不特秀英婆媳快樂，即程翰林亦喜得佳婿。

　　先是前一月，秀英夢見胡君寵父子到來，伏地謝罪道：「我因負恩托生宅上，只求收留我女，須念他以死守節。」說罷，忽變

為狗，鑽入灶下。醒來天色已明，忽聞丫鬟們說：「昨夜灶前生下兩隻小狗。」甚以為怪。想道：「如此看來，胡君寵定然死了。

」起來述與兒子、媳婦知道，各皆歎異。及後有人來說：「胡君寵罷官後，父子俱死，母女今日回家，前言女死是假的，女兒立志

不肯改嫁，懸樑自盡，虧得救轉。今日歸來，仍欲送女兒完姻。」秀英聽了，便對兒子道：「他女若在，正與前夢相合，還當娶他

為是。」金哥只是搖頭。素娥道：「官人差了，他為你守節，豈可負他？」

　　正在談論，只見老家人嘻嘻的笑將進來，報導：「胡奶奶同了小姐來了，兩頂轎子已歇在門首。」金哥走開。秀英雖懷怒意，

免不得迎接進來。兩下敘了姊妹之禮。娟娟走上，叫聲「母姨」，滿眼流淚，雙膝跪下。秀英扶住道：「我的有志氣的小姐，前日

聞你凶信，害我痛死，原來還得相見。」蘭芬羞慚無地，娟娟只自流淚不止。素娥亦走上拜見，又與娟娟敘過禮，你看我，我看

你，倒覺甚是合意。蘭芬隨將送還金子、送女完姻之意，徐徐說將出來。秀英唯唯。

　　只見兩隻犬，一白一黑，到他母女跟前，搖頭擺尾，若有眷戀之狀。又到秀英身邊，兩足伏地，以作哀求模樣。一堂聽者，俱

各慘然。秀英勸慰道：「姊姊莫哭，待他兩下成婚，前過自然消釋了。」蘭芬已如死人一般，只把頭來亂點。當夜就留他住了，遂

叫金哥進來拜見，各不提起前事。程翰林及陳老夫婦曉得，亦極力攛掇完此一段公案，遂擇日成親。

　　話也奇怪，金哥與娟娟成婚那夜，兩犬頓時俱死，一定另去托生了。來年會試，金哥成了進士，點入翰林。素娥、娟娟各生一

子。後來金哥官至尚書，秀英坐享榮華，誥封一品太夫人。蘭芬一日長齋，女婿身邊靠老，幸虧醒悟得快，不過做了一夜的狗，免

了轉世落劫。果然應了張鐵口的話，一個先凶後吉，一個先好後歉。

　　然看官也要曉得，命中好歹雖然注定，若狗原可以不變的，只因他夫妻忘恩負義，不免變為異類。即如娟娟不昧良心，立志守

節，便不在劫中。可見冥報全視人為，命好者必循天理而行，命歉者尤不可再傷天理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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